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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倾城之恋》与《画中情思》的艺术手法比较 

   

第一节 语言运用特色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烂明地语言运、令人叫绝的奇情与奇景，更令人惊叹的

是她的语言特色。如《倾城之恋》中 在开头点张爱玲为了表现 “奇情” :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说：“我

们用的是时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钟。他们的唱歌常走了饭，跟不

上生命的胡琴。“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

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

凉的故事——不问也罢！[1] 

 

 而在“结尾”是喟叹的：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什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   

万 盏 灯 光 的 夜 晚 ， 拉 过 来 又 拉 过 去 ， 说 不 尽 的 苍 凉 的 故 事 — — 不 问 也       

罢！[2]  

   

    她用二胡幽叹之声，如泣如诉，倾诉着人间苍凉。在写景时很明显、更令人

叫绝的“奇景”：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

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 

[1] 张爱玲.倾城之恋 [Z]: 北京十月艺术出版社 2006 年, 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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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爱玲.倾城之恋 [Z]: 北京十月艺术出版社 2006 年, 第 221 页。 

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

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

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

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1] 

 

  整段描写得很奇景、用词得很传神、色调得很新鲜，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在《倾城之恋》里，还用 “凉” 这个字用得特多，如“苍凉的手势”、“悲凉

的风”、“冰凉的感觉”等等 ，“凉”的意味，读起来令人感到一种悲痛感，

但不多深，是一种淡淡的哀怨、很美、很舒服的感觉。 

    确实，张爱玲对生命充满了欢悦，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漂亮。她的小说语言也

是如此，表现：生活化、心理化、人物形象化、世俗化，共同成为乱世中的不朽

传奇。 

而在《画中情思》中，西巫拉帕的语言极有特色、流畅、细腻、有感情韵

味、又采用的是生动，但它却是经过加工、提炼了的形象、传神的文学语言。但

这部作品之所以在艺术上相当完美，和语言的恰当运用不无关系，特别是女主人

公吉拉娣如：当他们一块到户外散步，他们走在离住处不很远的街道上, 什么东

西都可观赏: 

 

她边指着右边路旁绿色的菜圃，“你没瞧见那些碧绿的白菜叶在落日余晖的照

耀下，那简直像一块天鹅绒啦，那是多美多好看呀，还有那些朱古力色的西红

柿，像是处在含苞待放的青春年华那样，你没有感觉到，那正是你的同年朋友吗? 

再过去是一些高高的蔬菜，细嫩的枝叶迎风招展：那不正是使你的心绪开朗舒畅

吗?” [2] 

 

还有吉拉娣说到两个神采奕奕的日本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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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爱玲.倾城之恋 [Z]: 北京十月艺术出版社 2006 年, 第 183 页。 

[2] 西巫拉帕 (泰):《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 版，, 第 8 页。 

       “可是你还是不理解，我之所以忧虑我的艳丽——要是你认为是存在的话——

那    你也不能拿来跟那两个女人相提并论。他们正当朝霞般的青春年华，是含苞

待放的花朵。而我呢?即使现在还有几分姿色；那也不过是西下的残阳而已，不

久就要消失了。这回你该了解我为什么会不寒而栗的道理吧?” [1] 

 

    因为西巫拉帕用了男主人公的眼光来叙事，从他的眼光认为她不像一

般人，她说的话像诗人、不像边想边说的人，所以她的话就有相当完美而

无语言恰当。另一方面他以语言的提炼，人物写的成功，和个性化的语言

也是分不开的，如：诺帕朋说像有知识的男子说、像当时人间的口语、娓

娓动听使读者感到想象与感动，如: 

 

当我单独一个人站在画前，我瞧见潺潺的溪水在流淌着，从高处向低洼    地

方倾泻时，是那么湍急。我还可以瞧见被作者不经意地用颜料涂抹上去的那两个

人，正沐浴着秋日和煦的阳光坐在岩石上。我甚至可以瞧见侧面上其中的一个

人，长着弯弯的长睫毛，而那由三个鲜红色的三角形组成的薄嘴唇更显得分外迷

人。我很清楚，作者在这幅画中投进了她的整个生命和全部心曲。而不是漫不经

心马虎应付的，我在这幅静止的画面上瞧到刚刚发生的每一幕、每一场景的活生

生的戏剧，从打开帷幕到悲惨的结局。[2] 

 

在吉拉娣方面如： 

 

   “你可别笑话我，人们说，诗人是守旧的，我可不是诗人呀，但是如果你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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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11 页。 
[2]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3 页。 

 

为我有些陈旧的见解而把我说成诗人，那我也得承认。”她面对着我，那么甜蜜地

笑着说，“真的，诺拍蓬，这是我快乐的真正源泉。你也许会察觉到刚才那两个孩

子圆鼓鼓红扑扑的脸颊上，笑得多么快乐，眼睛又是多么明亮啊，你能找到什么

东西比这些更美好么?” [1] 

 

       “我喜爱艺术，我喜欢研究百足虫、蚯蚓之类的东西，就像很喜欢研究太空中

的星星那样，我并不遗憾，诺拍蓬，我倒是应该谢谢你。这种毫无艺术可言的图

景，对我的内心是有些震动的，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内心的震动对人是非常有益

的。” [2] 

 

西巫拉帕还采用“千锤百炼”式是用几个字来形容的如 

 

“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是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3] 

 

是吉拉娣在临死前给诺帕朋所留下的那一段话已成为人人传诵的佳句。  

 

第二节 修辞手法的运用 

 

张爱玲的小说有许多精妙的修辞，比如比喻、象征。很多的比喻，象

征修辞手法，使她的作品更显得华美而悲哀、富丽而苍凉。 

在比喻通感的方面 ，在小说中，张爱玲往往将通感附于比喻，达到扩

展语言艺术张力、深化主题、推动情节的目的，在小说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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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8 页。 

[2]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3 页。 

[3]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54 页。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  

 

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一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又唱走

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1] 

 

上面是说白公馆的钟表走时不准，实指白公馆落后于历史的脚步，跟

不上时代的潮流。在小说的结尾：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 

 

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2] 

 

    它的意义是用二胡幽叹之声，如泣如诉，倾诉着人间苍凉。在小说的

开头与结尾部分重复出现了一段拉二胡的议论：这与其说是把小说的传奇

性强调出来，不如说是把民间记忆的成分凸现出来。所谓写都市的记忆因

素，其实就是写出都市人的暧昧历史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在小说中

还有一段提起胡琴的：流苏依着四爷胡琴那抑扬顿挫的调子，不由得偏着

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对镜子这一表演，那胡琴听上去便

不是胡琴，而是笙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

走了几步，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这一段，

使人感到张爱玲从小说留下当时的女子那美丽苍凉。 

在小说中则表现修辞的象征展出了“城”与 “墙”。小说中的一段恋

情能以“倾城”形容。 张爱玲描写着灰暗、冷俊地旧上海，她笔下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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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情放着空虚无聊的调味。女人则过去的，不保的青春与物质生活的迫

切需要而投靠“爱情”，最终香港的沦陷成全这份生死契阔。“一座城市

沦落了，却成全了一段啼笑皆非的婚姻”，这是张爱玲解释的“倾城之 

 

[1] 张爱玲.倾城之恋 [Z]: 北京十月艺术出版社 2006 年, 第 176 页。 

[2] 张爱玲.倾城之恋 [Z]: 北京十月艺术出版社 2006 年, 第 221 页。 

恋”，物质城市的沦落建起了他们之间的精神之城。小说中多处出现

“墙”。范柳原对白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 

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

了，炸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

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 

从这段话，继续读小说中关于香港被轰炸的那一段落，从更深的层来理解

题目 “倾城”。 

这墙是一个重要的意义，象征一个苍老的文明。“那堵墙极高极高，

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后面的“断墙颓垣”则象征光景

无常，柳原则说“地老天荒” 不了情一类的话。后来他还引用了诗 

经上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话，希望在地老 

天荒之后仍然求得此情不渝。取二人永远在一起之意，再后白流苏的

梦，更是验证了墙的意象，在白范恋情中的象征意义。所以，爱是需建立

在彼此相互的理解的根基上的。而在流苏与柳原之间的那堵墙，他们俩谁

也不会跨越。  

而在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中，则有比喻、象征的修辞运用。《画中

情思》的画在作品放在重要地位，在作品的开头与结尾都说到一幅油画，

在开头是： 

 

我把那幅画挂在办公室的第二天，芭丽才发现的，她并不感到惊奇，她在那

儿观察了一阵子后，转过来问我道：“这画画的是什么地方，是三鹰吗?” 

我吓了一跳。但，芭丽并没有觉察到。“是东京市郊一个风景优雅的地方，东京人

星期天喜欢到那儿去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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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是： 

 

“这是我从日本回来后亲手画的一幅画，送给你，作为你结婚的礼物吧。”我接 

[1]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2 页。 

过她的画，仔细地端详着。这是一幅油画．表现了一条小溪涧流经一处山坳，山

坡上长满了环抱大树，小溪涧的另一侧，是一条小径，萦绕盘旋在怪石嶙峋之

间，穿过一段高坡，又绕到一段底洼地方，乱石杂陈的山坡上，爬满藤科植物，

石堆里长着万紫千红的野花，远处溪畔的一块大石上坐着两个人。这幅画是一幅

远景，画幅的左上端标题是“溪畔”，右下端写着“三鹰”两个蝇头小字。[1] 

 

在小说中则表现修辞的比喻展出了“幸福”与 “爱情”。小说中的一

段话，展出作者与吉拉娣的同思想： 

 

“女人自己表白的幸福感，很可能使大多数人误认为老夫少妻之间也会产   

生爱情，除此之外，女人一旦获得应有的幸福美满之后，就常常忽略感情问题

了，认为既有了幸福，还需要什么呢? 人们都是这么生活的。可是，大多数人相

信，爱情是幸福之母，而就我的认识来说，那往往不是真实的。爱情可以给生活

带来痛苦或种种不幸，但是真正感到爱情温暖的人，心里应该永远是甜滋滋，永

远充满柔情蜜意。可我还没有身历其境，这不过是推测而已。” [2] 

 

首先作者使读者了解、“幸福”与“爱情”的差异,后来再提醒男女之间必

遇到的事实。在结尾有一句话会总结吉拉娣的“幸福”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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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是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 [3] 

 

最后，看过《画中情思》的人深深懂得，在那幅画后面，隐藏着怎样一段美

丽的爱情 

 

[1]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54 页。 
[2]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16 页。 

[3] 西巫拉帕 (泰) ：《画中情思》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 第 55 页。 

第三节 表现手法的异同 

 

    张爱玲与西巫拉帕，从他们俩的作品同样的是被人喜欢、关注的。从两部作

品中，相同的手法是把男女的爱从现实生活与封建教养放在重要地位，影响了她

们婚姻。而白流苏与吉拉娣，相比较的婚姻没有爱情，这两种爱情一种庸俗

而浪漫，一种真挚而痛苦。战争成全了白流苏世俗又卑微的追求，命运却

拆散了吉拉娣和诺帕朋，一个团圆，一个凄惨，但是两部作品同样让人不

胜唏嘘。 

而在差异是，在张爱玲小说中，荒凉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描述上的，而且是

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感

叹，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

道，“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煤，似乎缺少人性。北庄

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

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挑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喜欢参

差的对照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 

在张爱玲《倾城之恋》中 ，她常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纠缠。金

钱令女性成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

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在《倾城之恋》中,

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物自身性格不同方面的对照 ，如：范柳

原，他是一个有钱的华侨、从小在英国长大，自小就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接受

了“一点真爱”的西方文化的优点、关注的是爱情，承认自己是“新派” 人

物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是却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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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中国化起来” ，白流苏住在封建大家庭的旧中国，所受到沉重压抑和

困境 ，关注的是结婚 ，成为“旧派” 。无论是新派与旧派都有一股浓郁的

“古” 气味。“现代”与 “传统” 、“爱情”与 “结婚” 、“新派”与 “旧

派”这些矛盾构成了双重人格，且有两极化倾向，它们指着相反的两极，而又共

同构成一组矛盾，相反组成有男女主人公在不同的环境展现不同的倾向。 

而西巫拉帕在这部作品中充满运用和发挥了艺术的辩证法（见《毛选》《矛

盾论》第一段）“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 , 采用对比的法, 

在喜与悲、善与恶，使其紧密结合，相映生辉。 

在作品中，描写了吉拉娣与诺帕朋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于青

年的残害。然而，这个悲剧的主题却是在喜剧的艺术气氛中加以表现的。吉拉娣

与诺帕朋相逢之后，双方情投意合,他们有了很多接融的机会、所有这些丰富多

彩的活动，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愫并进而发展为爱情。这样的生活所陶醉，诺帕

朋也为这样的生活所振奋。每当诺帕朋好奇地打听吉拉娣的身世时，吉拉娣总是

面露愁云，唉声叹气，这种喜中见悲的描写，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弦，引出了一

连串的问号。在作品中，用相当大的篇幅，对作品前半部分的喜剧气氛进行了浓

墨重彩的渲染。然而，在这样大量描写“喜”之后，不是人们所想象或期望的大

团圆的结局，而是女主角含恨愦然辞世的悲剧性结尾。 

作者在善于恶的描写上，也不乏成功之笔。作品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封建桎

梏作品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封建桎梏下成长起来的吉拉娣的善于美--- 从她那美

丽动人的外貌，以及她对与心灰美、自然美的追求。然而，却深受封建道义和礼

教的摧残，更由于诺帕朋的背信弃义，最后被夺去了性命。通过这样的描写，人

们在爱怜、同情吉拉娣的同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礼教的狰狞面目，以及诺

帕朋的极端利已主义和背信弃义的可鄙。 

《画中情思》，从这部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西巫拉帕对生活的理解，她把

生活比喻为一出戏剧，戏剧有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有幸福、有痛苦 、有幻

想、有事实 —— 戏剧是人为的。在《画中情思》中还隐藏了宗教思想和佛家教

义，如吉拉娣在跟诺帕朋见面，她自觉狂热地爱上了他但却不敢大胆的表现

出来、不敢指望这种爱，因为他觉得彼此的境遇和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他

虽然不爱丈夫，但却觉得自己只是个“行星”，“只能围着昭坤这个太阳

转”，做一个无可奈何的贤妻良母，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巫拉帕对生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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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思想、佛家教义书没有多差别的。 

在《画中情思》最值得的是这个作品不像西巫拉帕前期的作品，就是故事

性，它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法段刻画了一个从贵族女子吉拉娣的悲剧形象，展示了

他性格上的矛盾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有血有内的、活生的艺术形象，

直到今仍然活在读者的心里,还可以借鉴了读者。西巫拉帕追求的是恬淡，但在

恬淡之中却蕴含着人物内心感情的激烈风暴。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却写的波

澜起伏，凄婉动人，令人爱不忍释。 

结语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是两部作品反映了现实主

义与封建社会的文学。一部出自中国现代文学文坛 称为“奇迹”的女作家的张

爱玲，一部出自泰国的思想家、作家、新闻家的西巫拉帕。 

由于张爱玲与西巫拉帕所处的不同国家、社会环境、生命体验、文化背景，

使他们俩在文学中展出不同创作背景、视角背景、更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本文从

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他们不同的创作视角。 

张爱玲  的《倾城之恋》小说中：借了城市的倾覆成就爱情悲剧。 

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小说中：她求爱不得，无爱而婚，因爱的幻灭而死 

    在两部作品上《倾城之恋》借景叙事的，而《画中情思》借情叙事的。 

在《画中情思》与《倾城之恋》的人物形象与内容比较。在女主人公

的方面, 两国两作家的经历影响了对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描写, 她们

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相似点是两部作品女主人公的形

象很鲜明。都有封建大家庭教养、在现实的生活中，她们的婚姻是由出生

与生活道路所决定的。相异点是最后的爱情是她们自己选择的。在男主人

公方面，作者没有把他们放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相似点是他们都受深着

外国文化的影响、承认是“新派” 。相异点是《倾城之恋》的范柳原用他

真心去爱、去等待、和解了，最后则选“爱情” 。而《画中情思》中的诺

帕朋用着自己的心来看他所受人的身段和外貌，最后则选择了“事业” 。

在内容方面，两部的作者生活年代大致相同。《倾城之恋》将乱世中一对男

女各自带着自己的私心，互相试探的那种爱情游戏刻画得细腻又深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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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思》展现了封建贵族逐渐走向没落的那种苍凉、悲怆，刻画了一对男

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描写了特定年代的爱情故事。《倾

城之恋》和《画中情思》在故事情节的生成、人物塑造、审美风格等方

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人物形象方面;男女主人公的主题思想不同的。 在《倾城之恋》中,

主题思想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 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对人们的精神生

活中的封建习教养影响。 

在悲剧意味及爱情观。在悲剧方面，《倾城之恋》和《画中情思》这两部优

秀作品，描写了两段爱情悲剧，但是无论是对待爱情的认识，还是两部作品呈现

出的悲剧精神，都有很大的不同。《画中情思》是一部动人的爱情悲剧，相爱却

不能相守，投射出一种宿命的无奈和苍凉。诺帕朋的悲剧在于他所追求的爱情不

能得到，从而不再相信爱情；而吉拉娣的悲剧却在于她爱慕着诺帕朋，诺帕朋

将她心中早已沉寂的爱唤醒，令她为之动容，但是她产生了爱，却不能去爱，但

《倾城之恋》悲剧的展开是在张爱玲特有的细节的铺陈、心理的描写中进行的，

它的悲剧气氛以喜剧与团圆的面目出现，但是在喜剧和团圆背后，却蕴含这更深

层次的命运之悲、团圆之悲、亲情之悲。 

在爱情观方面，《画中情思》和《倾城之恋》都是以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为

写作内容的，但是，由于两位作者的生活环境、个人经历等的不同，两部作品

中的爱情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倾城之恋》中的主人公白流苏和《画中情

思》中的吉拉娣同为出身封建贵族的淑女，白流苏矜持、羞怯，具有中国

古典美女的特点；而吉拉娣优雅、从容，两人在社会大环境中，同样不能

左右自己的命运,而两部作品则有两种爱情，一种庸俗而浪漫，一种真挚而

痛苦。战争成全了白流苏世俗又卑微的追求，命运却拆散了吉拉娣和诺帕

朋，一个团圆，一个凄惨，但是两部作品同样让人不胜唏嘘。 

在语言运用特色的方面, 两部作品的语言运用都令读人很激动。在张爱玲

的《倾城之恋》中有烂烂明明地语言运用、令人叫绝的奇情、奇景、奇彩，更令

惊叹的是她的语言特色如；在开头与结尾点，她都用二胡幽叹之声，如泣如诉，

倾诉着人间苍凉为了表现 “奇情”等。在《倾城之恋》里，还用 “凉” 字这

个字用得特多，如“苍凉的手势”、“悲凉的风”、“冰凉的感觉”等等 ，

“凉”的意味，读起来令人感到一种悲痛感，是一种淡淡的哀怨、很美、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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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确实，张爱玲对生命充满了欢悦，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漂亮。她的小说语

言也是如此，表现：生活化、心理化、人物形象化、世俗化，共同成为乱世中的

不朽传奇。而在《画中情思》中，西巫拉帕的语言极有特色、流畅、细腻、

有感情韵味、又采用的是生动，但它却是经过加工、提炼了的形象、传神

的文学语言。这部作品之所以在艺术上相当完美，和语言的恰当运用不无

关系。 

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有很多的比喻，象征修

辞手法，使她的作品更显得华美而悲哀、富丽而苍凉。在比喻的方面 ，在

小说的开头和中结尾、还有一段提起胡琴的幽叹之声，如泣如诉，倾诉着

人间苍凉。在小说的修辞象征“城”与 “墙” , 表现一个苍老的文明。

张爱玲往往将通感附于比喻，达到扩展语言艺术张力、深化主题、推动情

节的目的。 在西巫拉帕的《画中情思》中，“画”放在重要地位，不管开

头与结尾都说到一幅油画，在小说中表现修辞的比喻；“幸福”与 “爱

情”，展示作者与吉拉娣的同思想。 

在手法的异同方面,张爱玲与西巫拉帕的作品同样是被人关注。从这两部作

品中，作者都把男女的爱放在现实生活与封建教养的环境中，从而影响了她们的

婚姻。白流苏与吉拉娣来说，她们的爱情，一种庸俗而浪漫，一种真挚而

痛苦。而在差异是，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荒凉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描述

上的，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

的敏锐细腻感叹，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在《自己的

文章》中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在《倾城之恋》中,参差的对照的

写法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物自身性格不同方面的对照。西巫拉帕在他的作品中充分

运用和发挥了艺术的辩证法，用对比的手法, 在喜与悲、善与恶中，使其紧密结

合，相映生辉。从《画中情思》这部作品的名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西巫拉帕对生

活的理解。他把生活比喻为一出戏剧，戏剧有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有幸福、

有痛苦 、有幻想、有事实 —— 戏剧是人为的。在《画中情思》中还隐藏了宗

教思想和佛家教义 ，表现了西巫拉帕对生活的看法。 

 

 

 

 
 
 
 

 
 


